
一个 贫 困 的 内
陆山 区 小 县 的 县

长，到 深 圳 一 不 卖
风光 二 不 卖 土 特

产，卖 的 竟是笑话 ，
这不 是 杜撰 的 一 个

笑话 故事 ，而 是 一
个真 实 的 新 闻 。

“笑话”
可以卖钱吗？

□ 文 /张大奎

县长深圳 卖 “笑 ”
近日 ，记者赶赴 山 西省万

荣县采访 “笑话经济”，县长武
宏文 等 人 一 见面 便 情不 自 禁
地讲起了 他们的深圳 “卖笑 ”
之行 。

3 月 30日 上午 ，深圳飞天
广场 ，人头攒动。10时 ，一个 中
年人走上了搭建在广场中心的
主席台 ，未开 口 人先笑：“哈哈 ，
大家好！我叫武宏文 ，是山 西省
万荣县的县长 ，先免费送大家
几个笑话。”喧闹的人群突然
静了下来 ，上万双眼睛紧盯着
武县长 。因事先知道万荣县要
卖笑话 ，人们焦急地企盼着武
县长的下文 。

“ 古时 ，万荣县一女婿到
未来丈母娘家作 客 。丈母娘 想
考考女婿是否聪明 ，于是不客
气地倒 了 一 碗 白 开 水 给女婿
喝。女婿看 了 一眼道 ，一池好
水可惜无鱼啊 。丈母娘 见女婿
有点文 采 ，就又抓了一把炒米
泡到 碗 里 ，但是 就 是不 给 茶
匙。女婿没办法吃 ，知道丈母
娘是在故意戏弄他 ，但也不好
发作 ，吟道 ，一池好鱼可惜没
有鱼网啊 。丈母娘见女婿果然
机灵 ，大喜 ，连忙给女婿递 茶
匙，乐得合不拢嘴 ，两颗门牙
都露在外面 。不想女婿又丢出
一句 ，母狗母狗别露牙 ，你小
心老子一钉耙！”

在众　开 怀 的 大 笑 声
中，由 万荣县 人 民政府 和 世
界华人协会主办的 “2003年
万荣 县 卖 笑 话 招 商 引 资 大
会”拉开 了 序幕 。

笑一 笑 ，十 年少 。随 后 ，
万荣 县带 去 的 上 千 套 “万 荣
笑话 ”图 书及 VCD光盘被抢
购一空 ！

百余 位 海 外华 人 代 表 对
万荣县悠久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
该县的投资环境兴趣倍增 。在
大家笑足笑够之后 ，几项大 单
近2亿元的合作意向协议与万
荣县人民政府签订 。

万荣 县 茶 前 饭 后 说 说 笑
笑的 “笑话 ”竟能倾倒 深 圳 ，
“ 卖 ”来 巨 资 ，在令 人耳 目 一
新的 同 时 ，也拓 宽 了 人 们 的
赚钱思路 ，让不少人吃惊 。一
时间 ，海 内 外 上 百 家 媒 体刊
发了 万 荣 县 武宏 文 县长 深 圳
卖笑话的新闻 。

“ 万荣 笑话 ”为何有如 此
大的 魅 力 ？它 是 怎样 走 向 市
场的 呢 ？

笑话 催 款
在万 荣 县 ，笑 话 无 处 不

在。
1992年 ，万荣县城关镇一

位叫 李秦林的人在北 京办了个
办公用 品厂 ，因 质优价廉 ，销路
不错 ，但欠帐不好回收 。临近
年关 ，有个单位拖了 几十万元
巨款 。秦林 几次上门催要 ，均
遭冷遇 。无奈 ，他想请人家吃
饭，亦被拒绝 。后来 ，他忽然想
到家 乡 的 特 产——“万 荣 笑
话”。于是再次 登 门 ，借机讲了
一个 “笑话”——《登报》：

说有一只小母兔 ，白 毛红
眼，甚是漂亮 。众 多的雄兔向
她求爱 ，她一概不理 ，竟爱上了
一只雄大灰狼。大灰狼并不爱
小白 兔 。伤心之余 ，一 日 ，小 白
兔乘 大 灰 狼 熟 睡之 机强 奸 了
他。大灰狼大怒 ，狂追小 白 兔 ，
要告她。小 白 兔甚怕 ，急 中 生
智，就地一滚变成了 “灰兔”，并
戴上眼镜 ，坐下看报 。大灰狼
不见 了小 白 兔 ，就问 “灰 兔”：
“ 你看 见一 只小 白 兔吗？”“灰
兔”放下报纸 ，反问：“是不是强
奸大灰狼的 那只小 白 兔？”大灰
狼大惊 ，说：“怎么？这么快就登
报了？”

对方听完 ，转怒为笑 。李
秦林趁热打铁 ，邀他赴宴。对
方欣然前往 。席间 ，李秦林又
讲了一个笑话——《上错车》：

一个 人 喝 醉 了 酒 两 次 上
错了 公共汽车 ，第三次他总算
上对 了 。车 上遇 见一位高 人 ，
高人看到这人喝得醉醺醺的样
子，就说：“荒于酒色 ，年轻人 ，
这可是通往地狱之路！”

“ 怎么 ，难道我又 上 错车
了？”

一时间，“万荣笑话”逗得
满场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欠
帐方很快就将巨款归还 。

消息传到万荣 ，人们开始
认识到笑话的价值 。

于是 ，万荣县民间 出现了

一些专门外出 卖笑 话的艺人 。
这些艺人或走村串户 ，或在车
站街头 ，讲几个笑话 ，让众人给
钱买 “笑”。

聪明 的 万荣 人 走 南 闯北 ，
在笑声中 做生意 ，用 笑话润滑
间隔 ，拉近人们的关 系 ，也使笑
话越过平原 ，穿过娘子关 ，北上

天津 、北京 ，南下 广州 、深圳 ，并
漂洋过海 。

“ 万荣笑话 ”为何有如 此
大的魅 力 呢？此事说来话长 。

笑了 几千年
据说 “万荣笑话”起源于

春秋战国 ，其鼻祖是舌辩家张
仪，到今天 已 笑 了 几千年 。

万荣 县 位 于 秦 晋 豫 三 省
交汇处 ，地处黄河 中 游 ，战 国
时的 舌 辩家 张 仪 出 生 在 万 荣
县谢村 。

张仪 当 年不得志时 ，寄居
在楚相国 昭 阳 门 下为食客 ，因
和氏壁被盗一事惨遭毒打 ，但
他不灰心 ，告诉其妻 曰 ：只要舌
头在 ，我就有办法 。不久 ，他凭
着三寸不烂之舌 ，游说六 国 ，连
佩魏 、秦两国 相印 ，成为历史上
著名 的政治家 ，为秦统一 中 国
做出 了 贡献 。

万荣人发扬 、继承了 张仪
的舌辩智慧 ，在漫长的历 史长
河中 ，不断积 累 取舍 ，创造了许
多人间笑话 。

到清末民初 ，张仪 的老家
成了 一个 “笑话村”。谢村距万
荣县 一 公里路 ，因临近官道 ，南
北往来的 车马都要经过该村 。
该村 为 了 吸 引 过 往 的 人 们 食
宿，家家讲笑话 ，人人喜舌辩 ，
免费逗客人取乐 。该村人虽善
舌辩 ，却豪气 ，遇到住罢店又不
想出 店钱的客人 ，也不与之计
较，临走有大气地再送 一个笑
话——《婚前指导》：

从前有位财主 ，傻儿子要
结婚 ，财主怕儿子婚后不会行
夫妻之道 ，就决定给儿子指点
指点。他把 儿子叫到磨房 ，把

一扇磨放在地下 ，然后搬起另
一扇磨 ，让磨脐对准合在了一
起，并对儿子说：“结婚就像这
样。”

到了新婚之夜 ，儿子先把
一扇磨搬到新房 ，又搬来 另一
扇，照老子的样子将两扇磨合
在一起 ，并对新娘子说：“结婚

就是这样”，然后 自 个儿便蒙头
大睡 。

“ 笑话村”的笑话出 了名 ，
南来北往的客人们便宁愿舍近
求远住在谢村 ，更有全国 各地
的文人墨客慕名 前来听笑话 。
一时间 ，谢村车水马龙 ，甚是繁
华。“笑话村 ”的笑话经过不同
地域的人们的交流勾通 ，逐渐
形成了短小精悍 、风趣幽默 、正
理反说 、寓教于乐的风格 。

如《照相》这则笑话 ，短短
两句对话 ，就让人忍俊不禁 ：

一对 老 夫 妻 到 照 相 馆 照
相，摄影师问：“老大 爷 ，你们要
逆光 、测光还是全光？”老大 爷
说：“我全光可以 ，我老伴是要
穿短裤的。”

笑醒县委 书 记
笑话村 ”的 笑话来 自 民

间，有些 内容较为粗俗 ，部分万
荣人认为 “笑话村 ”的笑话是对
万荣人的羞辱 ，解放后曾把它
作为 “四 旧 ”破除。1954年 ，万
荣县委 、县政府下发文件 ，禁令
不许再讲笑话 。

改革开放后，“笑话村”的
人们冲破思想禁锢 ，笑话“死而
复生”。一则 《叼雪茄的胖子》的
笑话迅速讲遍了 万荣 ：

一个人坐 火车 ，可火车停
的时候他又想上厕所 。火车的
厕所在停车时是停用 的 ，他实
在是憋的不行了 只好找了一个
僻静 的 窗 口 把 臀 部 伸 出 去 解
决。

火车 就 要 开 了 他 还 没 解
决完 ，这时候一位近视眼巡检
的看到了他 ，于是就喊了一声 ：
那个叼雪茄的胖子 ，你快把头
缩回 去 ，听到没有 。

压抑 多 年 的 万 荣 人 在开
怀的 笑声 中 ，觉得笑话实在是
太可爱 了 ，遂开始广讲笑话 ，逐
渐形成了 今 日 的 “万荣笑话”，
使万荣县成了 “笑话王 国”。

1993年 ，《山 西 日 报》驻运
城市记 者 站 站 长 管 喻 编 写 出
20多篇万荣笑话 ，发表在 《山

西晚报》，使 “万荣笑话 ”第一次
变成了铅字 。

1999年初 ，万荣县新一届
领导班子上任后 ，希望能改变
这个 国家级贫困县的面貌。经
过全面的审视和调查 ，县委 、县
政府的领导深感忧虑 ：万荣县
地处 内陆 ，一无资源 ，二无资
金，如何发展经济呢？

在一次县委扩大 会议上 ，
正当 领导们为不知如何发展经
济焦虑之时 ，宣传部长为了调
节沉闷 的气氛 ，讲了一个 《妇女
队长》的笑话 ：

解放后 ，生产队开诉苦大

会，妇女队长首先上台发言 ：
“在万恶的旧社会 ，我们妇女受
三座大山 的压迫 ，男 人把我们
女人 当褥子铺啊 ，如今 ，我们妇
女翻身 了 ，我们要拿男 人 当被
盖。”

人们轰 然 大 笑 。笑 过 之
后，县委书记卫孺牛突然醒悟 ：
“ 万荣笑话”全国独有 ，何不开
发“万荣笑话”，把它作为一项
产业呢？

卫孺 牛 书 记把 自 己 的 想
法讲出 以后 ，得到多数人的赞

许，但也有少数人提出 了 自 己
的担心 ：只听说过有工业经济 ，
农业经济 ，旅游经济 ，从没有听
说过 “笑话经济”，如果万荣县
开发 “笑话产业”，传 出 去岂不
是一个大笑话？

卫孺 牛 书 记 认 为 ：开 发
“万荣笑话 ”产业实际上也是开
发万荣的文化产业 。国 外一些
国家在发展经济时 ，文化产业
达到 60%，而我们万荣连 20%
都不到 。万 荣是 一个 农业 大
县，财政人 放一年不 到 6000
万，我们发展 “万荣笑话”，在卖
笑话的 同时 ，紧 紧抓住 “万荣笑

话”这个载体 ，吸 引海内外资
金，以振兴万荣经济 ！

开发“笑话经济”
随后 ，万荣县把 “万荣笑

话”定为一项文化产业来发展 ，
掀起了一个万荣笑话开发热 。

县委 安排 县 委 宣 传 部 和
广播电视局有关同志专职策划
“万荣笑话”的挖掘 、搜集 、整
理、创作 、包装及推向市场的工
作。

中央和 当 地许 多 新 闻 媒
体都报 道 了 万 荣 笑话 出 版 消

息。《运城 日 报》还 召开 了万
荣笑话研讨会 ，邀请专家 、
学者进行了研讨。《山 西晚
报》还 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记
者张晓绵采写的 《万荣笑话
乐天下》访谈录 。万荣县文
化局举办了 “首届万荣笑话
大赛”，万荣县和运城市干
部、群众中 一些演讲高手都
参加了比赛 。

不久，山西 古籍出版 社

出版 了 《万荣笑话》。该书 出版
后颇受读者欢迎 ，当 年共销售
了32000册 。

2001年 国庆节前夕 ，书海
出版社出 版了 《万荣新笑》。

2002年 ，万荣县印制的 3
万份 “万荣笑话”挂历 ，不到 10
天，被抢购一空 ；制作 “万荣笑
话”光盘 、扑克等产品也畅销
世界各地 。去年 ，万荣县仅 出
售笑话光盘就达 500多万套 ，
“ 笑话经济 ”效益达 9000万余
元，一举去掉了 国家级贫困 县
的帽子 。

到2003年 3月 为止 ，万荣

县先后出版了各类 “万荣笑话 ”
图书 、光盘 、磁带 、扑克 、手帕 、
挂历等 。就连县委 、县政府 、各
单位局 、镇领导的 名片上都印
着“万荣笑 话”，一张一个 ，决不
雷同 ，实行了 “笑话”向经济扭
转，文化与经济渗透的 策略 。

如今 ，万荣县 14个 乡 、281
个村 、42万人 ，大到百 岁 老人 ，
小到八岁 小孩 ，讲起笑话 ，滔滔
不绝 ，逗人发笑 。

短短几年 ，万荣笑话完成
了从历史 流传到现代文化产业
的转变 ，成为万荣县的一个亮
点和品牌 。

而万 荣 县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李廷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
“ ‘万荣笑话 ’文化产业市场还
大有潜 力可挖 ，其发展前景随
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会越来
越大。”

和假 日 经 济 之 类 的 经 济
相比 ，万荣的 “笑话经济 ”则显
然高 出一个档次 ，因 为它属于
智力经济 。智力经济是需要智
力来支撑的 ，万荣人的聪明不
仅仅是推销了他们的笑话 ，更
是一种倡导 ，一种提醒 ，在我们
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 ，有许
多东西是可以和发展经济结合
起来的 。

虽然 ，仍有人对万荣县卖
笑话争论不 已 ，但 “万荣笑话”
所带来的 巨额经济 已是不争的
事实 。

万荣 卖 笑 话 ，笑 还 是 不
笑，万荣人心里有本帐 。

（ 末 经许 可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转载或 网 摘 ）

月背 之 谜
□ 文 /李合

月球 是地球 的 唯一卫 星 ，由 于 月 球
绕轴 自 转 的 周 期 与 绕 地球 公 转 的 周 期
相同 ，都是 27.3天 ，所 以 几十亿年来 ，
它总 是 以 同 一 面 对 着 地球 ，人 们 只能看
到月貌的 59%，它 的 背 面形态如何就成
为人 类 文 明 史 上 的 千 古之谜 。

直到 1959年 10月 ，前苏
联的 “月 球 3号 ”探测 器拍得
了月 背 的 第 一批 照 片 ，才使人
类看 到 了 月 背 的 概貌 。但是随
着观测 的 深 入 ，今 天 的 月 背之
谜比过去 更 多 ，更 复 杂 了 。这

主要是 月 背 与 月 球正 面 的 显著 差 异 ，令
人迷 惑 不解 。

月球 背 面 与 正 面 的 最 大 差 异 是 其
大陆性 。在 总 共 30来 个 月 球 “海 洋”、
“ 湖”、“沼 ”和 “湾 ”等 凹 陷 结构 中 ，90%
以上 都 在 正 面 ，约 占 正 半 球 面 积 的
一半 。月 背 上 完 整 的 “海 ”只 有 两 个 ，
仅占 背 半 球 面 积 的 不 足 10%，月 背其

余90%多 的地方都是 山 地 ，山 地的 分布
呈现 出 几个 巨 大 的 同 心 圆 结构 ，地形 凹
凸不平 ，起伏悬殊 ，这 种地势是正 面所
没有的。

另一 怪 事 是 月 球 的 最 长 半 径 和 最
短半径都在 月 背 。一般 天 文学书 上说 月

球直 径 3476千米 或半径 1738千 米 ，都
是指平均值 。实 际 上 ，月 球半径最大 处
比平均半径长 4千 米 ，最小处 比平均半
径短 5千米 ，而且都在 月 背 。

月球正 、背之 差 的 又一 表现是 月 瘤
都集 中 在正 面 。月 瘤也 叫 月 质量瘤 ，是
月球表面 重 力 比较大 的地方 ，科学家们
估计 ，在这些地方 的 月 面 以 下 集 中 着 比

较多 的 高 密度物质 。此 外 ，月 球 上还有
些地 方 重 力 分 布 小 于 正 常 值 。奇 怪 的
是，月 瘤所在 的正异常 区 和 重 力 偏小 的
反异常 区 都在正 面 ，而且 发现 了 多 处 ，
月背上却一处也没有 。

为什 么 会 造 成 月 球 正 面 与 背 面 这
些显 著 的 差 异 呢 ？科 学 界
有种 种 不 同 见 解 。有 人 认
为，当 地球 运转 到 太 阳 与
月亮 之 间 ，月 亮上便 发 生
了日 全 食 （在地球 上却 是
月全 食），日 全 食 会 形成 月

正面 巨 大温 差 ，一次 又 一 次温度骤变造
成了 正 背 面 的 差 别 。有 人认 为 ，是地球
吸引 月 球 而 使 月 球 发 生 像 潮 水 涨 落 那
样的 现象 ，即 “固 体潮 ”造成 了 正 背面 的
差别 。但这些 解释都不大令人信服 。多
数人 认为 ，应 该从 月 球 自 身 的 结 构和运
动来说 明 月 背之谜 ，但是今天还没有一
个好 的 说 明 。

猫
的
故
事

■

散

文

 
□
文
/
刘
海
波

记得母亲 曾 告诉过我 ，在我
只知道无理取 闹 的 岁 月 里 ，有一
次，只 为 了 我不再哭 闹 ，姥 爷 就
依我的性儿 ，用 棉袄包着我 ，在
大雪纷 飞 中 游荡 ，我想或许 ，许
多年 以 后 ，我对雪 的 浪 漫情怀就
是从此伊始 ，但是对于一个 老人
抱着 一 个 孩 子 在 雪 中 踟 蹰 的 情
景，我并没有印 象 ，感 觉 倒像 是
故事 中 的 情节 。因 为我的 童年正
是在故事 中 度过的 。

姥爷和 姥姥都没读过书 ，却
能讲很 多 精彩 的故事 ，我也在故
事中 渐渐地长 大 ，当 所有 的故事
都重复得没有 了 滋味时 ，就开始
讲自己的经历了，在我今天 的 记

忆里 ，那 些 经 历 绝 对
比故 事 更 精 彩 。而 那
些故 事 ，却 几 乎 一 个
都想不起来 了 。

“ 早些时候 ，我喂
过一 只 猫 ，那 是 一 只
花猫 ，花得很好看 ，很
老实 ，就喜 欢 偎 在 我
怀里 ，老 实 到 经 常 被
跑来 的 野 猫 抓 得 满 脸
伤痕 ，而且 看 见 邻 家
的大 黑 狗 就 没 命 的 往
家跑……”在 我 童 年
的印 象 里 ，姥 爷 和 姥
姥是 很 仁 慈 的 ，那 慈
祥的 声 音 现 在 还 会 在
我梦 里 出 现 。姥 姥 经
常说 的 一 句 话 就 是 ，
它们 （那些猫 ）都通 人
性哩 。

可就 是 这 样 一 只
猫，却 颇 有 些 前 卫 的
味道 ，居然 色胆包天喜 欢上 了 大
黑狗家 的小 白 猫 ，于是变得不再
安静 ，每 天 夜 里 都 要 跑 出 去 幽
会，刺 耳 的 叫 声 ，邻 居 颇 为 不
满。这 对热恋 中 的情侣却浑 然不
觉，依然 我行我素 ，而且 变本加
厉，把邻居家挂在厨房墙 上 的 鱼
当了夜餐 ，终于 引 来泼辣 邻家 妇
的一顿臭骂 ，邻家 妇骂 街 的 水平
高层建瓴 ，颇有 “大风起兮云 飞
扬”的 气势 ，骂的 虽 然 是猫 ，可有
意无 意 间 涉 及 主 人 更 是 理 所 当
然，姥姥素不善与 人 争 斗 ，如何
见过这种场面 ，气了 一夜 ，第 二
天一早便把猫送 走 。

也难为 了 那 只猫 ，送 了 好 几
次，都是过不了 几 天 ，就 自 己 回
来，于是一切照 旧 ，邻家妇记性
挺好 ，只要一听见猫叫 ，骂 声随
即响起 ，近乎条件反 射 。姥姥狠
了狠心 ，咬牙把猫装进一个面袋
子里 ，送给 了 一个 走 乡 串 户 的补
锅老汉 。

接下 来 的 几 十 天 总 算 天 下

太平 ，姥姥说 ，就是心 里总 觉得
空的 慌 ，觉得对不起那猫咪 ，仿
佛送 走 了 自 己 的 儿女 一般 。

一天傍晚 ，天 冷 嗖 嗖 的 ，姥
姥正在院子 里取 柴准 备 做饭 ，那
猫突 然 回 来 了 ，伏在西边 的 墙 头
上咪咪 的 叫 ，我 曾 尽我所能 想 象
那一幕 ：在 如 血 的残 阳 里 ，那猫
像一 只 虎一 样伏 在那 里 ，浑 身 沐
着金 色 的 光 辉 ，身 后 的 树枝 的枝
桠，魔 鬼一般 伸 出 双 臂 ，直指着
阴沉 的 天 空 ，远 处 ，有 流 光 下
泄。（我有 没 有斯皮 尔 伯格 的 天
才）姥姥一边 叫 着 花花 ，（我们那
地方都是这样唤猫的 ）一边 疾步
走过 去，一把抱在 怀里，姥姥说

她把 猫抱进 屋 里 后 才
发现 ，猫 的 爪 子 都成
了青 紫 的 颜 色 ，我 清
楚地记 得 ，姥 姥 说 这
句话 时 的样子 ，是 那
样一 种 不 忍 卒 睹 的 表
情，而且每次 讲 到 这
里都 会 絮 叨 着 ：这么
远的路 ，要 走十 几 天
哪，路上遇 见了 狗 ，该
怎么办 ，它 那么怕狗 ，
又没 有吃的 。

那天 晚 上 ，猫 不
吃也 不 喝 ，只 是 躺 在
那里 喵喵 的 叫 ，天 没
亮就死 去 了 。

许多 年 以 后 的 某
一段 日 子 ，先 是女友
和我 洒 泪 而 别 ，后 是
姥爷 离 我 而 去 。世 界
在我 眼 里 突 然 失 去 了
色彩 。在 姥 爷 的 葬 礼

上，我茫然 的 坐在那 里 ，脑 子 里
一片空 白 之 后 ，却 无端 地突 然 想
起了 这 个故事 ，然 后 ，我 久 久 地
愣在那里 ，我感 觉 ，我进 入 了 那
只猫 的 灵魂深 处 ，我明 白 了 那 只
猫，而 后突 然 觉得 自 己 就像一颗
黑暗 中 的枯 草 ，默默地迷失在记
忆中 那 个茫茫的 山 谷深 处 。我的
心灵 ，再度空 白 。

我记 起 ，还 是在很 早 以 前 ，
在讲完 那个 故事 后 ，姥姥曾 说 ：
“ 谁 说 猫 不 恋 家 ，它 还 想 着 我
哪！”而此 刻 ，我抬起头 ，看 了 一
眼里屋深 处 泪 眼朦胧 的 姥姥 ，说
不出 来 是种什么 感 觉 ，只 是在心
里一声长叹 ，猫啊 ，可怜 的 你 ，终
于，还 是没能 回 到 自 己 的家 。

今天 ，时隔 30余年 ，它 的 爱
终于被一个人所理解 ，它 的 死也
使这 个 人 明 白 ，动物 也 有动物 的
情感 世界 ，只 是这 世界极少被 人
所认 知罢 了 。就如 同 我们人 类 ，
一生 中 又 能 有 几 个 真 正 明 白 自
己的 人 呢 。

情调
■随笔　口 文 /叶紫云

情调属于有闲 人 。
闲人 就是有 大把大把 闲 暇时

间的 人 。
闲人 还 应 是有钱的 闲 人 ，但

这钱 也 不 能 太 多 ，太 多 就 媚 了
俗。这钱也不能太少 ，少 了就嫌局
促，也情调不起来 。最起码这钱要
让日 子过得从容一些 ，并在从容
的基础 上略有赢余 。

一般 人都爱在情调 前边 冠 以
小资 ，其实 ，情调不单纯与小资有
着渊 源 ，小 资可 以有情调也可 以
没有情调 ，不是小 资 也可 以 享受
小资 的情调 ，但情调 只 属 于有情
调的人 ，不论你是否是小 资 。

比如 ，悠闲 地坐在一 间 音乐
厅里听听音乐 ，这种音乐应是带
点淡淡的忧伤 ，抑或伤感 ，但不能
过于缠绵 ，缠 绵就流 了 俗 。音乐厅
绝不可 以拥挤 、嘈杂 ，只 应寥 寥 几
人，轻声慢语 ；音乐 厅 也 不能太
大，布置要典雅 ，绝不能豪华 ，有
点古古的 、旧 旧 的味道更好 。服务
生只宜 江南 秀 色——娇小妩媚 的
女孩儿 ，话语里透着莺语呢哝 。一

个人 或 者三二人 ，衣着有 点随 意
但不随便 ，讲究品位但不应让 人
一眼看 穿 。聊聊天 ，说几 句体 己 的
话，偶尔用 眼神 流露一些细微 的
情绪 ，这是小 资 的情调 。小 资可 以
有这样 的 情调 ，不是小 资 也 可 以
享受这样的情调 。

小资 的 情调 ，是对 工作压 力
释放时偷得的 闲暇 ，只 能被称作
“ 假寐状态”，也 只能构成暂时 的
情调 。

情调是文人雅士的 。但不 是
所有 的 文人雅士都有情调 ，有的
文人雅 士就不讲究 情调 。文 人雅
士大 多 都有 闲 。那些喜 欢种花养
草的 ，牵狗遛鸟 的文 人雅 士瞧 不
上这样的情调 。

还有一 种文 人雅士 ，大概应

算是有 情调 的 了 ，坐在 自 家的 客
厅里沏一杯清茶 ，放一段 《春江花
月夜》，是那 种 古 琴 和二 胡 演 奏
的，自 己 一个人独 自 享受一段安
静的时光 ，这个时间最好选在黄
昏，室 处 的 光 线一层一层地黯下
来了 ，一 缕淡淡的忧伤从心底一
点一点地溢上来 ，就像墙 角 的 那
一线 阴 暗 漫漶开一样 ，从那样的
碰撞 中 蹦 出 一些思想的 火花和生
活的 感悟 ，这样的 文 人雅士一定
是最 会享受情调的 ，因 为 ，他有一
颗平静而 乐 于感受的心 ，是敏感
而善 良 的 ，内 敛而充满爱心的 ，他
的享受 是轻浅的 ，需求是散淡的 ，
也可 以在这一刻是无需求的 。

情调是瞬间 易逝 的 。虽然对
个体的 人来说 ，它是根深蒂固 的
修养 ，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 ，
当情调 的氛 围没有了 时 ，情调也
就没有 了 。情调就像关在窗框里
的风景 一 样 ，优美得像一幅一幅
的风景画 ，开 了窗户 它就散了 。

情调 是有 闲 的 文 人雅士创造
出来 的一种 宁静的氛围 。

青龙椅子
■散文　□文 /黄艺宁

老家 古时候 山 茂林丰 ，盛产优质红
梨木。曾祖父是个老木 匠 ，曾祖母生下
祖父时 ，就去世 了 。祖父 出 世时 ，曾祖
父用 老红梨 木 做 了一把椅子 ，雕着两条
青蛇 。曾祖父死时 ，什么也没 留 下 ，就
留下这把椅子 。

我父 亲 十 岁 那年 ，一个外地人路过
我们家 ，进屋子 里讨 口 水喝 。这个人一
进屋子 ，看 见厅屋的这把老木椅 ，双手
抚着 ，爱惜得不得 了 。抚 着 那 两 条 蛇
时，说 ：“多 好的一对青龙啊！”父 亲 说 ：
“ 那是蛇 ，怎么是龙呢？”他说 ：“小孩子 ，
你不懂。”后来我祖父才知道 ，这个人
是蛇年 出 生的 ，他喜欢把蛇说成是龙 。
这或许有 他人 生 的 寓 意 。我祖父 也 是
蛇年 出 生的 ，曾祖父给祖父留 下这把雕
着青蛇的椅子 ，也不知有什么寓意 。

这个人和祖父聊 了 好一会 ，说 ：“我
愿出 十块大洋买你这把青龙椅子。”祖
父不敢相信 ，这把椅子 竟这么值钱 。家
里穷 ，祖父也没想那么 多 ，也愿卖 。但
这个人掏尽 了 口 袋 ，也只有五块大洋 ，

还差一半 。这人说：“我回 家拿钱来买 ，
你千万别 卖 给人家。”祖父 说 ：“只要你
是真要 ，我等你来买。”这人说 ：“我一
定来。”走时 ，留 下 一块大洋作押金 。

这个 人走 了 ，祖父也把这 一块大 洋
花了 。祖父 也 天天等 ，可是左等右等 ，

这个人就是不见来 。
过后 ，有人 出 同 样的价钱要买 ，祖

父不卖 。
十年后 ，有人 出 到 了 二十块大洋要

买，祖父也不卖 。
二十年后 ，有人 出 到 了 五十块大洋

要卖 ，祖父也不卖 。

没人知道祖父为什么不卖这把青龙
木椅 ，是祖父信守说是卖给那个人的话？
都过去了这么 多年了 ，好像又太傻了 ，也
不可能 。究竟为什么？真的没人知道 。

这把青龙椅子就这么 一 年一年 成
了古董 ，祖父七十 多 岁 时 ，我父亲 四 十
多岁 了 ，我也有十 多 岁 了 。有一天 ，一
个城里 人 到我们家 ，见 了 这把青龙椅
子，愿 出 一千块钱买了带回城里 。祖父
还是不卖 ，那时候大哥读大学正 等着钱
用，可祖父就是不卖 。父亲 生气了 ，说
了祖父一句 ，“老古董！”

祖父守这把青龙椅子 守到八十 七
岁。祖父去世时 ，我大学刚毕业 。那年 ，
有人 出 到 了 二千 元人 民 币 卖这把青龙
椅子 ，可是父亲不卖 。父亲知道 ，蛇年
出生的祖父很 了不起 ，一辈子虽没干过
什么 大事 ，但他却能守着这把青龙椅
子，再苦再艰也不卖 ，让它越来越有价
值。如 同人世间的好 多 东西 ，你越信守
着就越有价值 ，比如正直 、勇敢 、善 良 ，
比如诚信……

小幽默

另有说法
美国 警 方 在 确 认 嫌 疑犯 是 否 是 罪

犯时 ，常 常 让 目 击 者 进行 一 种 例 行 的 认
人手 续 。警 方 为 了 使证人 能 够 辨 出 嫌疑
犯的 口 音 ，规 定 每 个 指 认 的 嫌疑犯 ，都
要说一 句 同 样 的 话：“把 所 有 的 钱 交 出
来，我 需 要 一 些 钱。”一 天 ，在 美 国 某 警
察局 ，第 一 个 和 第 二 个 嫌疑犯在 这 一 程
序中 都按 照 警 方 的 要 求说 了 ，当 问 第 三
个嫌疑犯 时 ，他 竟 脱 口 而 出 ：“我 当 时 不
是这 么 说 的 ！”

还好是 “血 ”
丈夫 下 班 回 家 ，额 上 有 一 殷红 ，太

太见 了 大 发妖嗔：“怎 么 会有 口 红！”
“ 不 是 口 红 ，是血 。驾 车 回 家 出 了

事，前 额 撞 在 方 向 盘 上 了 。”
太太 面 有 喜 色 说：“算 你 运 气 好。”

我们 的
妻子 正 在 大 声 数 落 丈 夫 ：
“ 我 现在 终 于 认 识 你 了 ，你 是 一 个

自私 自 利 的 家 伙 ！你 张 口 闭 口 总 是 我 的
妻子 ，我 的 油 画 ，我 的 工 资 ，我 的 我 的 …
… 好像 家 里 没 有 一 样 东 西 不 是 你 的 。你
记住 ，你 如 果 不 改掉这 个 毛病 我 就 跟 你
离婚……喂 ，你 在 立 柜 里 乱 翻 什 么 ？”

“ 我要找我 们 的 裤 子。”丈 夫 回 答 。

防不胜 防
“ 你 的 脸 色 不 太 好。”
“ 是啊 ，我 太 太 夜 里 根本 不 让人 睡

觉。稍 有 动 静 ，她就 惊 叫 起 来 ，以 为 是贼
来了。”

“ 小 偷行 窃 是 不 会 出 声 的。”
“ 我 也是这 么 对她说 的 ，可 那 更 糟

了。”
“ 怎 么 了 ？”
“ 从此 ，她夜 里 听 不 到 声 音 ，就把我

叫醒。”（边吉 ）

回
故
乡

■

散

文

　
口
文
/
周
强

入冬时节 ，聆听于窗外麻
雀欢愉的歌声 ，一种莫名 的忧
伤悄然爬上心头 ，一刹那我感
悟到漂零和孤独的难奈 ，不由
得思念起生我养我的故 乡 。

鸟雀在 落 雪 的 树枝 上 追
逐着 ，戏耍着 ，抖落的雪片或
大或小地散在风 中 ，我凝视了
好长时间 ，多 想让 自 己 也象鸟
儿般一样生 出 翅膀 ，飞越高 山
峻岭 穿 过 风 雪 阻 隔
即刻 落 在 故 乡 的 那
块熟悉的热土 ，去吮
吸新鲜的 空气 ，去和
分别 相 久 的 朋 友 同
学畅谈 。

在祖辈 教诲 中 ，
故乡 原 本 是 布 满 瓦
砾乱石杂草 的 地方 ，
为了生存和希望 ，父
亲的 祖 宗 们 领 着 后
辈日 出 而 出 日 落 而
归在 这 块 贫 脊 的 土
地开 垦 着 他 们 梦 中
的希望 ，才有着今 日 的辉煌 。
父亲 把 祖父 用 过 的 一根长长
的烟 管和 已 褪 色 的 烟 袋 挂在
新屋的炕头 ，谁也不准去移动
它。父亲说 ：“这烟斗挂在这虽
不合适 ，但这 旧物却能让人品
味和 感 觉到 先 人 的勤 劳 创家
朴实忠厚的本性。”听 了这句
话，我们都 明 白 了 父 亲 的 用
意，他是要我们记住历史 ，不
忘过去 ，以记住今 日 美好生活
的来之不易 。

麻雀飞走了 ，雪花弥散在
空中 ，远处彼此起伏的群山沟
壑如 同 银 装 素 裹愈加显 得美
丽壮观。或许现在家 乡 也在飘
雪吧？那棵棵大树 ，那幢幢高
楼，那如同丝带的渭水应该都
在雪里了 。孩子们或许正在雪
地中 堆雪 ，年轻的妈妈一定高
兴地在一边观望吧 ，雪花正从
她们的衣顶飘 人，溶化，但他

们并不理会 ，他们一
定在笑 ，饱经风霜的
脸上丝毫没有对艰辛
生活的怨恨 ，却在憧
憬着美好的未来 。这
会儿 ，我多 想和他们
一起待在雪中啊 ！

也许有人会觉着
这些不值得我大写特
写，可是我就是不能
忘记 ，我的故 乡 ，她是
那么的令人思念 ，那
里的潺潺流水 中 洋溢
着我和同伴们欢愉的

童年 ，那一棵相思树下有我难
忘的初吻在心间永烙 。也许我
说不 出什么感人的故事 ，可我
永远 忘 不 了 屋 头那条 山 溪里
流出 的甜甜的乳汁 。

现在 ，我就要 回 故 乡 去
了，我的心突然跳得猛烈了起
来，似乎就要跃 出心房了 。回
到你美丽的港湾 ，吮吸你醉人
的芳香 ，亲吻你炽热的容颜 ，
这一切就要实现了 。哦 ，我的
故乡 ，我的母亲 。


